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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初
期
，
上
海
的
京
劇
界
出
了
一
位
名
丑
，
藝
名
﹁第
一
怪
﹂
。
他
雖
然
身
體
殘

疾
，
卻
心
懷
壯
志
，
決
心
提
高
自
己
的
演
藝
水
平
。
最
後
，
終
於
以
丑
角
成
名
。
他
的
嗓

音
清
脆
響
亮
，
表
演
幽
默
有
趣
，
成
為
江
南
丑
角
中
有
名
的
尖
子
演
員
。
後
來
，
他
還
長

期
到
全
國
各
地
演
出
。
並
且
，
一
直
在
班
中
擔
任
主
角
，
有
時
還
掛
起
了
頭
牌
。

﹁第
一
怪
﹂
的
原
名
是
孟
鴻
壽
，
出
身
於
梨
園
世
家
，
一
家
幾
代
都
是
有
名
的
藝
人

。
提
起
﹁孟
氏
家
族
﹂
，
在
南
方
的
京
劇
界
，
可
是
大
有
來
頭
，
名
噪
一
時
。
譬
如
，
近

人
所
熟
知
的
﹁冬
皇
﹂
孟
小
冬
，
便
是
孟
鴻
壽
的
侄
女
。

﹁孟
氏
家
族
﹂
，
最
老
的
一
輩
藝
人
，
是
有
名
的
文
武
老
生
老
孟
七
。
老
孟
七
於
清

朝
同
治
初
年
南
下
，
在
上
海
天
仙
茶
園
任
武
管
事
。
擅
長
文
武
老
生
，
兼

演
武
淨
。
長
於
《
鐵
籠
山
》
、
《
收
關
勝
》
、
《
七
擒
孟
獲
》
等
劇
，
扮

相
威
武
，
武
技
純
熟
。
他
演
《
大
名
府
》
的
盧
俊
義
、
《
武
松
》
中
的
武

松
等
角
色
，
唱
、
做
、
念
、
打
俱
全
，
嗓
音
清
朗
，
武
藝
精
深
，
深
受
觀

眾
的
歡
迎
。

老
孟
七
在
中
年
後
，
逐
漸
淡
出
舞
台
，
集
中
精
力
，
教
育
子
女
。
長

子
孟
鴻
芳
，
工
武
生
。
後
來
也
在
戲
班
擔
任
﹁武
行
頭
﹂
的
重
任
，
四
子

孟
鴻
群
，
工
武
淨
，
也
擅
演
《
鐵
籠
山
》
、
《
艷
陽

樓
》
、
《
通
天
犀
》
等
劇
。
孟
小
冬
，
就
是
孟
鴻
群

之
女
。
而
他
最
為
得
意
的
是
三
子
孟
鴻
榮
，
文
武
兼

長
，
擅
演
文
武
老
生
，
兼
演
武
淨
，
繼
承
其
父
的
衣

缽
，
技
藝
高
超
。
文
戲
熔
汪
（
笑
儂
）
、
孫
（
菊
仙

）
、
譚
（
鑫
培
）
諸
派
於
一
爐
，
武
戲
則
吸
收
潘
月

樵
、
王
鴻
壽
等
前
輩
的
表
演
特
色
，
藝
名
﹁小
孟
七

﹂
，
在
上
海
名
聲
響
亮
，
頗
獲
盛
譽
。
五
子
孟
鴻
茂

，
也
是
江
南
有
名
的
﹁唱
功
小
丑
﹂
。

孟
鴻
壽
，
是
老
孟
七
的
次
子
。
自
幼
因
患
軟
腳
症
，
行
動
不
便
。
又

因
發
育
不
很
正
常
，
腦
袋
很
大
，
上
身
比
較
魁
偉
，
足
部
卻
纖
弱
而
短
。

由
於
身
體
缺
憾
，
跛
足
不
利
行
走
，
因
而
不
能
學
戲
，
只
好
去
學
場
面
，

專
攻
胡
琴
與
板
鼓
。
眼
看
自
己
不
能
登
台
演
戲
，
他
一
直
鬱
鬱
不
得
志
，

總
想
上
台
，
一
露
身
手
。
有
一
次
，
班
中
在
年
底
演
出
﹁反
串
戲
﹂
，
他

也
在
《
蘆
花
蕩
》
中
演
出
張
飛
一
角
。
雖
然
行
步
蹣
跚
不
穩
，
但
是
嗓
音

嘹
亮
，
演
唱
也
頗
合
準
繩
，
獲
得
同
行
們
的
齊
聲
嘉
評
。
這
就
激
起
了
孟
鴻
壽
的
演
唱
雄

心
。
他
考
慮
到
自
己
的
各
位
弟
兄
，
在
藝
術
上
都
有
建
樹
。
自
己
雖
然
演
生
、
淨
等
角
，

有
所
不
便
，
但
是
丑
角
本
取
意
滑
稽
，
不
妨
異
軍
突
起
。
於
是
，
他
便
悉
心
學
習
丑
角
，

取
藝
名
為
﹁天
下
第
一
怪
﹂
，
上
台
演
出
，
居
然
一
炮
而
紅
。
他
所
主
演
的
《
拾
黃
金
》

、
《
戲
迷
傳
》
、
《
十
八
扯
》
等
劇
，
充
分
發
揮
了
他
的
演
唱
技
藝
，
自
拉
自
唱
，
多
才

多
藝
，
廣
受
好
評
。
在
他
名
聲
大
噪
之
後
，
各
家
戲
班
爭
相
邀
請
，
他
就
到
各
地
接
班
，

所
到
之
處
，
名
聲
大
振
。
雖
患
跛
足
，
然
天
賦
佳
嗓
，
在
丑
角
中
能
獨
樹
一
幟
。
尤
其
是

到
東
北
一
帶
演
出
，
人
人
爭
看
﹁第
一
怪
﹂
，
成
為
梨
園
佳
話
。

康有為一生攀登寶塔
究竟有多少？你只要翻閱
一番老人家的大著《歐洲
十一國遊記》，便能猜出
個八九分。少年時，他曾
攀援過家鄉的花塔。站在

高高的塔頂上四處眺望，藍天白雲、青山綠水、
蒼松翠竹、紅花黛石，無不盡收眼底，由是心境
豁然開朗，從此便與塔這種建築物結下了不解之
緣。稍長，即有江浙之遊，先後遊覽過鎮江雷峰
塔、西湖淨慈塔、上海龍華塔等。中年時期，又
數入京都，多次在西苑白塔、碧雲寺白塔、京郊
天寧寺塔流連忘返。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被迫流落異邦，雖
然處境艱難，但對塔的情緣卻未有絲毫削減。在
日本，他登臨過江戶淺草的凌雲塔；在緬甸，他
攀越過王宮木塔；在錫蘭，他遊歷過千年舊塔。
進入印度之後，撲面而來的寶塔，宛如恆河沙數
一般。南海先生不顧旅途的勞累， 「登塔尤多」
，其中舍衛城鷲嶺頂塔、孤獨國回王塔、加吉打
公園英人紀功塔高峻宏大，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
的印象。隨後，他又泛舟西行，直奔埃及古國。
甫一靠岸，便風塵僕僕地趕向 「地球第一古物」
金字塔。他圍着金字塔走了一圈又一圈，隨後登
上塔頂，面對北非的碧空，用濃厚的粵語吟出一
首七絕： 「四十七丈插士陵，於今六千四百齡。
登尖二千五百級，橫覽大地噓雲騰。」

跨入歐美大陸，康有為所登名塔更夥，計有
德國議院紀功塔、瑞典慎公園塔、法國巴黎鐵塔
、美國華盛頓方鐵和波士頓紀公塔等等。其中令
康公最難釋懷的是巴黎鐵塔。他曾興致勃勃地三
次登臨，對其讚不絕口，稱 「天下之大觀偉制。
莫若巴黎之鐵塔矣！」 「杜工部登慈恩塔，至詡
為 『高標跨蒼穹，七星在北戶』；若登此塔，不
知更能以何語形容之。天下事往往所見不逮所聞
。昔早聞此塔，而見拓影，絕未驚奇。今親登之
，乃驚其奇偉冠大地，覺所聞遠不逮所見也，惟
此塔而已。」南海先生甚至還寫了一首長達五十
行的五言古風倍加稱頌。內中有句云： 「浩浩凌

天風，高標卓碧落。邈邈虛空中，華嚴現樓閣。」 「摩天九百
尺，雲構巍岳嶽。呼吸通帝座，碧霞仰斑駁。」

民國初年，漂泊異域長達十餘載的康有為終於能夠返回祖
國。行裝甫卸，他又一如既往地投身到各種政治活動之中，不
過其對名塔的光顧卻不曾懈怠。杭州紹興、曲阜青島、西安咸
陽、洛陽開封，處處都再次留下他的足跡。故地復遊，舊塔重
登，決眥遠眺，把酒臨風，自然少不了一番又一番的感慨。興
許是在西方國家呆久了的緣故，康公在登塔的過程中居然也做
起科學考證來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他遊覽開封鐵塔，幾度上
下，反覆觀察，得出兩點結論。一是此塔傾斜西北，與意大利
比薩斜塔 「同為天下未有之奇寶」；二是此塔外裝實為鐵褐色
琉璃磚，故宜更名為琉璃塔，且世界琉璃磚瓦建築發軔於中國
， 「為萬國琉璃磚之先河，焜耀山川，照映日月，不止中妙神
物，實為大地之瑰寶。」如此創見，似可與當年王懿榮對甲骨
文的發現比肩也。

駒光如駛，一眨眼工夫，南海先生離開我們便整整八十五
年。如今回顧老人家對中外寶塔的那一份份深情厚意，我們完
全有理由說，這實際上就是他對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文明的
一種高度重視和無比熱愛。

筆者是個文弱書生，
路邊小草，何談與一代天
驕毛澤東 「二三事」⁈然
這確屬刻骨銘心的真實往
事。

堅定信念告 「御狀」
一九五二年，為國家建設延攬與培養人才的

需要，中央決定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即
第一次全國高考），在全國設立七十八個考區，
規定當年非應屆畢業的高中三年級學生亦可參加
應考，並在各考區設考生短期集訓班。這一決定
如同春風吹遍大江南北，廣大學生歡呼雀躍，我
和同學們歡天喜地投入溫習迎考。我所在中學屬
於閩南漳州考區。我以報效祖國的熱情，一心投
考。當時，我填了三個志願：一是政法、外交類
。認為這是治國安邦、振興中華的光明之道。二
是醫學類。信仰古人所說 「不能為良相，亦當為
良醫」，醫生是為民服務最直接者（這一志願後
因體檢眼睛色盲而遺憾作罷）。三是教師類。我
深信教師是神聖的職業，為國家建設培養和輸送
合格人才，做好園丁， 「清白書生，萬年青」。
那時，我風華正茂，對前景抱有極大的希望和夢
想。殊不知，將有大禍臨頭！有一天，漳州集訓
班領導平浪找我談話，告知有人檢舉我解放前參
加過國民黨，要我坦白交代。我說這是冤枉，絕
無此事。平浪說，這是有個叫楊某某寫的，由共
青團南安縣工委轉來的。我說楊某某是我在小學
和初中時的本鄉同學，但他編造事實，純屬誣陷
。我要求組織作調查。平浪說，調查當然是很必
要的，但我們集訓班是短期的，不可能對考生問
題作調查。你如果考分還行，是可以錄取的，而
有關問題只有留待錄取學校人事部門來做了。我
因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深感委屈，氣憤非常。團
縣工委黃某極不負責任，對楊某某這種漏洞百出
的誣告材料不作調查研究，就打成黑材料拋給我
，如同一個潛網死死地把我扣住。我意識到這不
是工作疏忽，而是黃某把他被區委書記楊景懷嚴
厲批評的積恨記在了我的帳上，乘機打擊報復。

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國高考發榜，各大報刊
載錄取名單，全國共取六萬五千餘人。我被取在
杭州浙江師範學院。我既高興，又忿忿不平，就
因被誣告而未能第一志願錄取！這是有人蓄意從

政治上把我搞垮。我到南安縣委找馬書記申訴，
他很客氣地接待我，說他還不知道這件事。但他
說不要緊，有問題交代清楚；沒有問題，組織上
也會查清的。我又到團縣工委找黃某說明情況，
與他理論不該不調查就把明顯是誣陷的黑材料轉
送，並和他吵了起來。這就埋下了禍根。九月二
十五日，這位黃大人親自到南安僑光中學召開團
員大會，下令要我出席。會上，他公布了誣告我
的黑材料，說我由原小學兩位姓葉的老師的妹夫
董某（據說是國民黨上校軍官）介紹加入國民黨
。這純屬子虛烏有拼湊成罪的誣告。當時，那兩
個小學老師都在本鄉，那個姓董的也在金淘當地
行醫，完全可以對證查明。但黃某獨斷專行，既
不准我發言申訴，也不准其他人發言，就匆忙宣
布開除我團籍。我說團籍組織關係已轉漳州集訓
班，現又轉被錄取的浙師院，黃某擅自決定開除
我團籍既無這個權力，也違背中央對考生的政策
。我不服打擊報復立即上訴，向縣、地、省直至
中央有關機構提出申訴。我前後發出三百八十五
封信。雖陸續收到上級機關的回信，但多數是例
行公事，信轉了一大圈又回到老地方。據說黃某
曾得意地揚言： 「訴到哪裡，還回到我這裡。」
其中，有兩封信對我幫助和教育極大。這就是當
時全國僑聯主席何香凝女士親筆寫來的信。她表
示同情我年紀輕輕竟遭冤枉，又說如有問題要坦
白交代；沒有問題要堅信黨和政府會查個水落石
出，需要堅持和等待。同時也透露說僑聯是群眾
團體無力幫助解決。再一封信，是福建龍溪地委
宣傳部羅晶部長的親筆信。他嚴厲批評我在信中
說想要 「刎頸以自明」，他寫道 「刎頸不能自明
，只能自黑」。他說你年輕，來日方長，有問題
就老實交代，沒有問題，要堅持真理，相信人民
，相信黨，絕不可自暴自棄。這兩封信在關鍵時
刻，給我以深刻教育，使我堅定了抗爭的信念。
但日復一日，隨着升學報到日期已過，我萬分焦
急，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受盡煎熬，無可奈何！
不僅如此，對我的誣告和陰謀陷害的手段還在不
斷升級。

原說我由董某介紹加入國民黨，大概查無實
據，不再提此事，卻另加一條說我在共青團內組
織反革命集團，又屬顛倒是非，蓄意誣陷。這指
的是當時四區區委為辦好僑光中學，曾想在學校

建立黨支部，加強對僑光的領導。區委書記楊景
懷授意我在團支部內找幾個表現好的同學組成
「核心小組」，為建黨支部作準備。這是區委交

給的工作，竟被誣為 「反革命組織」，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我據理駁斥，要他們找楊書記對證。
這事後來也不了了之，但陷害又進一步加碼：誣
我參加 「反共救國軍」。這重大罪名，當時並沒
有向我宣布，是一九五七年春，浙江師範學院為
我徹底平反時才公布的。這個罪名在解放初期鎮
反時是要槍斃的匪特之罪。可見有人務求把我整
倒搞臭。當年入學時間已過，要想參加一九五三
年高考也不容易，肯定會被卡住。我心急如焚，
申訴無門，叫天地不應，非常渴望能有 「明君賢
相」、 「包青天」出現，非常渴望冤情能上達
「天聰」而得救！

正在絕望之際，我想起當時常唱的 「解放區
的天，是明朗的天」……腦際突然閃出火花：對
！上書告 「御狀」，向中央人民政府、向毛主席
求救！我連續三天三夜寫了三封長信，將上述情
況詳細申訴，提出請求升大學等，寫完，我在鄉
間小郵亭用掛號寄出。時在一九五三年五、六月
間。如同黑夜盼明月，嚴寒盼太陽，我天天盼望
北京能來信。過了二十多天，突然收到中央人民
政府特大信封的公函。函中全文我抄錄在一九五
五年肅反時寫的《自傳》裡。公函大意如下：

你某月某日先後寄給毛主席的三封信收悉。
你要求升大學擬予同意，可直接向錄取你的院校
報入學。你要求保留一九五二年錄取而因案未往
報到的學籍，已責成教育部轉錄取你的院校予以
保留。其他問題當由錄取你的院校黨組織負責調
查處理。

公函蓋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主席辦公
廳」 的特大紅印，極為寶貴。公函如同五雷轟頂
徹底粉碎了欲置我於死地的陰謀，救我於絕望中
的苦海，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生永世銘記在
心。中央人民政府、國家主席日理萬機，能在關
鍵時刻受理黎民百姓、二十來歲娃娃（中學生）
的苦訴，實屬難能可貴，恩同天高，情比地厚，
令人感恩不盡！公函一到，震動了整個鄉村。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捧着這公函很順利地辦
好戶口通行證等手續到杭州本校報到學習。因案
遭受政治上的沉重打擊，升大學後，我走進書的
世界，刻苦勤奮攻讀，整個人的性格都變了。即
使學術稍露頭角，也盡量保持低調，夾着尾巴做
人。經過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三番五次的內查
外調（包括誣告人楊某某也良心發現，親筆交代
他是完全捏造誣陷。其實，他也可憐，是捉刀人
，背後另有指使者）組織上查明冤案，並於一九
五七年春對我公布平反結論。

一九五七年夏季，政治氣候鬱悶，烏雲密布
。當時，好心人為我抱不平，要我出來伸冤；也
有別有用心者要我 「鳴放」。有一天，我在前浙
師院二○一大教室參加 「鐵托言論」辯論會時，
又有人提出要我發言討回公道。我很激動地說，
我應討回的公道，黨組織已經給討回來了。接着
，我講述上述遭受誣告的全過程，並說明毛澤東
主席辦公廳的來信救了我，浙師院黨委通過肅反
查明真相救了我。同年，八月三日，浙江省委宣
傳部在省人民大會堂召開全省高校大學生會議，
要我在會上作 「報告」。第二天，《杭州日報》
、《浙江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我的經歷，北京
《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蘇聯《共青團
真理報》等報刊，或全文轉載，或摘要刊登。當
時我國在蘇聯的二十多位留學生還先後聯名或單
獨給我來信，或詢問詳情，或表揚慰問，或約我
撰文。……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自一九五二年
至現在六十年，自一九五七年至今五十五年，我
只有待到今日才能以平常心寫下共青這刻入時代
記憶非一般的感恩。我篤信中國儒家名言： 「仁
者愛人」。有恩當報，有仇宜解。以德報怨，海
闊天空。 （《與毛澤東二三事》之一）

在
浙
東
地
區
，
有
個
鄉
鎮
名
曰
﹁宗
漢
﹂
（
今
為
慈
溪
市
宗
漢
街
道
）
，
地

處
慈
溪
中
心
城
區
西
部
。
這
個
地
名
的
由
來
，
是
為
了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前
期
英
烈

馬
宗
漢
。
烈
士
出
生
地
原
名
馬
家
路
，
民
國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
年
）
起
以
馬
家

路
為
中
心
這
一
區
域
建
置
宗
漢
鄉
，
原
屬
餘
姚
縣
，
一
九
五
四
年
行
政
區
域
調
整

後
歸
屬
慈
溪
。
後
無
論
稱
公
社
、
鎮
、
街
道
，
﹁宗
漢
﹂
之
名
不
變
。

馬
宗
漢
出
生
於
清
光
緒
十
年
（
一
八
八
四
）
三
月
初
四
，
原
名
純
昌
，
字
子

畦
（
一
作
子
貽
）
，
別
號
宗
漢
子
。
其
父
馬
雲
驤
，
是
個
讀
書
人
（
為
附
貢
生
）

，
在
當
地
開
馬
朝
盛
米
店
。
宗
漢
在
父
親
影
響
下
從
小
就
愛
讀
書
，
喜
詩
詞
，
常

吟
詠
岳
飛
《
滿
江
紅
》
；
後
閱
讀
史
傳
，
感
觸
良
多
，
推
崇
民
族
氣
節
，
十
六
歲

時
就
曾
賦
詩
云
：
﹁世
上
英
雄
原
不
虧
，
雄
才
亦
許
常
人
為
；
如
吾
夙
負
平
生
志

，
當
使
聲
名
千
古
垂
。
﹂
可
見
其
志
向
。

這
傳
世
之
名
﹁宗
漢
﹂
來
自
他
的
別
號
﹁宗
漢
子
﹂
，
而
這
一
別
號
又
與
永

垂
青
史
的
浙
東
三
義
士
的
另
兩
位
的
號
緊
密
相
關
：
徐
錫
麟
（
一
八

七
三
︱
︱
一
九
○
七
）
號
光
漢
子
，
陳
伯
平
（
一
八
八
五
︱
︱
一
九

○
七
）
號
光
復
子
。
把
三
義
士
的
號
聯
綴
起
來
就
是
﹁光
宗
復
漢
之

子
﹂
，
共
同
合
力
推
翻
滿
清
封
建
王
朝

│
當
時
的
革
命
者
確
以

﹁復
漢
﹂
為
號
召
。

徐
錫
麟
，
字
伯
蓀
，
同
治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三
）
出
生
在
會
稽

縣
（
今
紹
興
）
東
浦
鄉
一
戶
富
商
家
庭
；
光
緒
三
十
年
（
一
九
○
四

）
，
與
蔡
元
培
等
在
上
海
組
織
﹁光
復
會
﹂
，
聯
絡
江
浙
一
帶
會
黨

，
密
謀
起
義
。
陳
伯
平
原
名
淵
，
字
墨
峰
，
紹
興
平
水
人
，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出
生
於
福
州
，
十
七
歲
時
回
家
鄉
紹
興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
五
）
，
馬
宗
漢
聽
說
徐
錫
麟
在
紹
興
創
辦
大
通

學
堂
，
即
前
往
求
學
並
拜
會
徐
，
又
與
陳
伯

平
相
識
。
由
徐
錫
麟
介
紹
，
馬
宗
漢
與
陳
伯

平
隨
即
加
入
光
復
會
…
…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
六
）
十
一
月

起
，
徐
錫
麟
為
便
於
從
事
革
命
起
義
，
通
過

買
官
跑
官
，
取
得
安
徽
巡
撫
恩
銘
的
信
任
，

當
上
安
徽
巡
警
處
會
辦
兼
任
安
慶
巡
警
學
堂

監
督
（
堂
長
）
。
徐
利
用
這
一
有
利
條
件
，

大
膽
又
小
心
地
開
展
革
命
活
動
，
俟
機
發
動

武
裝
起
義
，
並
與
同
盟
會
主
盟
人
秋
瑾
（
馬
宗
漢
也
已
結
識
）
相
約

浙
皖
兩
省
同
時
進
行
。
他
兩
次
寫
信
給
馬
宗
漢
，
要
宗
漢
以
襄
助
警

務
之
名
速
赴
安
慶
會
商
起
義
事
務
。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
七
）
春
，
臨
行
之
前
的
馬
宗
漢
給
家

鄉
諸
摯
友
寫
了
絕
命
書
。
因
父
母
已
去
世
，
他
最
放
心
不
下
的
是
愛

妻
岑
氏
及
兩
個
幼
嬰
兒
子
（
元
裕
、
元
佐
）
，
但
還
是
對
岑
氏
說
：

﹁吾
此
行
無
論
事
成
與
否
，
必
難
生
還
；
然
求
仁
得
仁
，
固
吾
素
志

，
毋
庸
為
我
悲
也
。
二
子
其
善
視
之
，
異
日
成
人
，
囑
其
毋
忘
乃
父

之
志
…
…
﹂
就
含
淚
告
別
。
馬
宗
漢
到
上
海
會
同
陳
伯
平
，
於
五
月

初
三
到
達
安
慶
，
投
入
緊
張
的
起
義
準
備
工
作
。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
七
月
五
日
）
，
錫
麟
、
伯
平
、
宗
漢
與
學
生
們
乘
巡
警
學
堂
畢
業
典
禮
之
機
，

刺
殺
安
徽
巡
撫
恩
銘
，
佔
領
軍
械
所
。
然
眾
寡
懸
殊
，
伯
平
戰
死
，
錫
麟
被
俘

…
…
這
著
名
的
﹁安
慶
起
義
﹂
共
殺
死
清
官
兵
百
餘
人
。

當
時
宗
漢
爬
牆
逃
出
軍
械
所
，
在
群
眾
的
掩
護
下
躲
入
附
近
一
口
枯
井
內
。

清
兵
搜
捕
甚
急
，
威
嚇
四
周
百
姓
。
宗
漢
不
忍
連
累
無
辜
，
即
從
井
內
躍
出
寧
可

被
補
。
錫
麟
被
俘
後
大
義
凜
然
，
視
死
如
歸
，
這
裡
從
略
。
宗
漢
被
捕
後
，
假
稱

黃
福
，
企
圖
獲
釋
後
再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
後
被
清
軍
查
明
是
徐
錫
麟
同
黨
被
投
入

監
獄
。
清
廷
官
員
見
他
年
輕
以
為
可
欺
，
便
威
逼
利
誘
，
榜
掠
楚
毒
，
窮
詰
同
黨

姓
名
，
審
訊
了
五
十
天
。
馬
宗
漢
經
受
住
了
嚴
酷
刑
罰
，
堅
不
吐
實
，
於
七
月
十

六
日
（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被
慘
殺
於
安
慶
監
獄
的
大
門
前
。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後
，
按
孫
中
山
指
令
，
將
徐
錫
麟
、
馬
宗
漢
、
陳
伯
平
追
贈

為
﹁三
烈
士
﹂，
忠
骸
合
葬
於
杭
州
西
湖
孤
山
南
麓
（
一
九
八
一
年
遷
至
南
天
竺
）
。

􀎠第一怪􀎡 鄧小秋

康
有
為
登
塔
知
多
少

鄭
延
國

與毛澤東二三事 楊渭生

辛亥先烈馬宗漢 余仁杰

宋哲宗元佑四年（公元一零八九年
），大文豪蘇東坡來任杭州太守，任上
輕徭薄賦，大興水利，為民興利除弊，
又以助人為樂，留下了一段段感人故事。

一日公人巡行街市，見有個書生穿
着寒酸，揹着的行李上寫着 「封呈京師

蘇侍郎宅」，落款 「蘇軾」。暗想：這字與蘇太守的筆法相差
甚遠，恐是有詐。上前盤問，那人神形窘迫，於是將他帶來衙
門交東坡查究。

書生見了東坡，叩頭及地，連說 「小的知錯了」。
東坡打量判斷，此人似非奸詐不良之輩，故而未擺堂威，

溫顏詢問姓名籍貫？因何到此？所揹究係何人之物？
書生放大膽子，如實稟告。
原來此人名叫吳味道，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地區）人士，

志在博取功名，經十餘載寒窗刻苦攻讀，在州縣考試中過關及
第，於今赴京都會試。眾鄉親知他家境貧困，各各慷慨解囊，
贈送了百餘貫錢作為考試費用。一百貫是筆不小的數目，招人
現眼，為保險起見，他留了些現錢供入京路上開銷，其餘大部
購買了棉紗三百端，隨帶到京都後再兌換成現錢。因擔心沿途
關卡官吏亂收稅甚至敲詐勒索，便自作聰明心生一計，造了個
由蘇東坡託帶給其弟蘇轍的假象。

其時，蘇轍在朝中官拜門下侍郎，東坡任杭州太守，又都
是聞名遐邇的文壇巨匠，吳味道造假的本意，以蘇氏兄弟的名
聲，使不法吏役不敢胡作非為。

末了吳味道央求道： 「學生出於無奈，斗膽冒用了兩位學
士的大名，下次再也不敢了。」

東坡聽他講完後道： 「事出有因，有情可原，然有欺蒙之
嫌，理當詰責，下不為例。」隨即着左右將行李上的封條撕去
，親筆另寫，又給弟弟蘇轍寫了封信。書畢交與吳味道，笑呵
呵打趣道： 「勞駕將此信轉交吾弟。你放心便是，此行即使上
天去也無妨。」

吳味道又驚又喜，千恩萬謝告辭。後來他金榜題名，衣錦
還鄉時登門拜謝蘇東坡，東坡甚感欣慰，嘉勉過後，留下他談
論作文之法、為官之道，好幾天後方才依依惜別。

蘇東坡義助窮考生
陸茂清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什
剎
海
目
前
是
海
內
外
遊
客
領
略
北
京
風
土
人
情
的
首
選
地

之
一
，
這
裡
的
胡
同
旅
遊
，
既
可
以
乘
坐
三
輪
車
穿
行
其
間
，
亦

能
走
進
尋
常
的
百
姓
家
中
做
客
，
感
受
北
京
四
合
院
裡
的
寧
靜
和

風
味
。什

剎
海
地
區
歷
來
被
視
為
北
京
城
內
的
風
水
寶
地
，
更
因
幽

雅
與
清
淨
而
成
為
受
人
青
睞
的
首
善
之
選
。
在
這
裡
的
大
街
小
巷

之
中
行
走
，
隨
處
都
可
以
發
現
名
人
故
居
和
昔
日
的
官
宦
宅
院
。

其
中
，
宋
慶
齡
故
居
、
郭
沫
若
故
居
也
在
什
剎
海
旁
邊
，
什
剎
海

邊
的
柳
蔭
街
曾
住
過
中
共
高
級
將
領
十
大
元
帥
中
的
三
位
。

什
剎
海
地
區
的
特
色
還
遠
不
止
這
些
。
頗
具
代
表
性
的
北
京
民
間
小
吃
在
什
剎
海
地

區
也
很
豐
富
，
而
風
格
各
異
的
工
藝
品
坊
的
出
現
更
使
得
這
裡
的
民
俗
文
化
呈
現
出
多
姿

多
彩
的
氣
象
。
另
外
，
什
剎
海
的
環
湖
地
區
現
在
已
被
改
造
成
繼
三
里
屯
後
又
一
處
酒
吧

聚
集
之
地
，
而
以
銀
錠
橋
邊
為
盛
。
每
當
夜
幕
降
臨
，
銀
錠
橋
北
兩
側
的
酒
吧
門
前
，
大

聲
吆
喝
拉
客
的
服
務
生
佔
據
道
路
中
央
，
什
剎
海
沿
岸
幽
靜
和
安
逸
的
所
在
，
如
今
已
是

一
片
喧
囂
。
在
什
剎
海
，
可
以
泛
舟
湖
上
享
受
閒
適
和
從
容
，
也
可
以
騎
上
腳
踏
車
沿
環

湖
小
徑
慢
行
，
還
可
以
徒
步
繞
行
於
綠
樹
成
蔭
的
湖
畔
。

什
剎
海
是
京
城
水
系
中
一
顆
璀
璨
明
珠
。
它
的
範
圍
只
是
後
海
和
前
海
這
兩
部
分
，

不
包
括
積
水
潭
。
歷
史
上
，
什
剎
海
很
大
，
北
岸
在
今
鼓
樓
西
大
街
，
南
邊
與
現
在
的
北

海
公
園
的
水
系
連
接
，
曾
是
南
北
運
河
漕
運
重
要
樞
紐
。

前
海
與
後
海
的
分
界
是
銀
錠
橋
，
始
建
於
明
代
，
據
說
是
因
為
橋
如
銀
錠
而
得
名
。

老
北
京
﹁燕
京
八
景
﹂
之
一
的
﹁銀
錠
觀
山
﹂
就
是
這
裡
。

什
剎
海
的
得
名
有
很
多
說
法
，
其
中
有
不
少
都
來
源
於
民
間
傳
說
，
但
成
名
於
元
朝

比
較
有
據
，
因
為
蒙
古
族
是
稱
湖
泊
為
海
子
。
較
被
認
可
的
說
法
是
什
剎
海
周
邊
曾
經
有

十
座
廟
宇
因
而
得
名
，
十
寺
包
括
廣
化
寺
、
火
德
真
君
廟
、
護
國
寺
、
保
安
寺
、
真
武
廟

、
白
馬
關
帝
廟
、
佑
聖
寺
、
萬
甯
寺
、
石
湖
寺
、
萬
嚴
寺
。
目
前
尚
有
火
德
真
君
廟
，
傳

說
始
建
於
唐
朝
貞
觀
年
間
，
分
別
在
元
至
正
年
間
、
明
萬
曆
年
間
和
清
乾
隆
年
間
重
修
，

民
間
俗
稱
火
神
廟
，
寺
內
建
築
保
存
較
完
好
，
如
今
是
北
京
市
重
點
保
護
的
文
物
古
跡
及

北
京
市
道
教
協
會
所
在
地
。
另
外
，
在
後
海
北
岸
的
鴉
兒
胡
同
裡
尚
存
廣
化
寺
，
始
建
於

元
代
，
明
初
廢
棄
，
在
明
成
化
年
間
再
燃
香
火
，
萬
曆
年
間
經
重
修
後
一
躍
而
成
著
名
的

淨
土
宗
道
場
和
﹁十
方
寺
﹂
，
如
今
這
裡
已
是
北
京
市
佛
教
協
會
和
北
京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的
所
在
地
。

清
末
民
初
，
廣
化
寺
還
一
度
是
京
師
圖
書
館
的
所
在
地
。
幾
經
修
建
後
的
廣
化
寺
聞

名
在
外
的
不
僅
是
其
建
築
和
造
像
，
還
有
佛
教
音
樂
與
禮
佛
儀
式
，
這
裡
每
逢
農
曆
初
一

和
十
五
都
會
有
法
事
，
北
京
佛
教
音
樂
團
每
周
六
在
這
裡
有
演
奏
。

什
剎
海
因
十
寺
得
名
許

揚

毛
澤
東
主
席

（
資
料
圖
片
）


